
黄公渚先生是著名文学
史家、词学家，又是著名山水
画家。他既有丰富的学术著
作，又创作了许多优美的古体
诗词和骈文，1936年出版的《现
代中国文学史》称他为骈文四
大家之一；作为国画家，被尊
为“青岛国画第一人”。他进行
文学艺术创作的特点是：对人
物和景观静观默察、烂熟于
心，做到胸有成竹后才动笔。

他在青岛度过了大半生
岁月：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
少年时随父定居青岛，住在靠
近海滨的湖南路51号，家有《四
部丛刊》等万卷古籍。1924年，
受藏书家刘承干之聘，24岁的
黄公渚到了上海，在嘉世堂藏
书楼整理古籍达十年之久。其
间，与近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
(1865—1955)等组成康桥画社，
并一起举办画展，大受好评。

1934年，黄公渚应国立山
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之聘回到
青岛，任中文系教授并曾兼任
系主任。抗战时山大停办，1946
年山大复校，他再应赵太侔校
长之聘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
授。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青
岛，山大搬迁到济南，他因病
留在青岛，直到1964年去世。

我于1953年考入山大中文
系之后，先后听他讲过楚辞、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文
学。这时，他与冯沅君、陆侃如、
高亨、肖涤非并称为山大“五
岳”。他精通韵律，喜吟诵，在课
堂上评赏名章佳句，把原作之
妙趣表达得活灵活现。有一天
上午他讲完南朝宋齐时代山
水诗派开拓性诗人谢灵运之
后，便像谢灵运那样去崂山探
奇访胜。他酷爱崂山山水之
美，别号辅唐山(崂山别称)民，
足迹踏遍了崂山。这天，我和
他一起，日游南九水，暮宿崂
山饭店，我亲眼看到他在崂山
饭店创作了优美隽永的《清平
乐·秋日游南九水》。第二天，当
我们一起登上崂顶之后，他放
声吟诵：“呼吸浑疑帝座通，浮
空朵朵碧芙蓉，天开海市破鸿
濛。落叶鏖风如逐北，连山移
海尽朝东，振衣直上最高峰。”
这便是写景浑莽、笔力苍劲的
词作《浣溪沙·崂顶》。

我不禁惊喜佩服：“黄先
生你对景写词，即兴创作，才
思敏捷。”他笑道：“非也，我每
年都来崂山四五次，崂顶已来
过两次，对它的观察也已胸有
成竹，而且有了腹稿。今天，是
第三次登崂顶，我是修订着腹
稿才吟出了这篇《浣溪沙》。”

我听后深受启迪，好作品
的诞生都要下苦功，而且要特
别重视深入生活。在这之后，

他的名作《崂山巨峰》和《劳山
集》先后诞生。《劳山集》分为词
之部、诗之部、文之部，三部分
前都有名家题词，正文便是手
稿影印，篇后有张伯驹、黄云
眉等的评价。

1957年我毕业留校任古典
文学教师，成为他的助手，与
他合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课。
他首先为我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培养计划和开课计划，规定
每周有2—3个半天单独为我上
课，上课地点有两处：古典文
学教研室和他家书房。在教研
室为我讲完课后，他还经常与
我边散步边回答我的问题。古
典文学教研室和中文系教室
都在文学馆二楼。这座大楼建
于1906年，是德式建筑，1950年
起名文学馆。在楼前左右两旁
有两棵参天的榉树，当时树龄
已达60余岁。他说：“路经树下
令人欢然如醉，当年我曾和老
舍、梁实秋等著名文学家一起
路经这里，走进教室……”

在文学馆后、科学馆前，
有毗连成林的英、法、美三国
品种的梧桐树，树龄与榉树的
树龄一样大。我们特别爱到这
里，夏天那高大的梧桐撑开巨
伞遮阴；雨天那硕大浓密的梧
桐叶为我们遮雨。他曾在这里
吟诵曹植的《洛神赋》。校园里
那一排排樱花树，每逢四五月
间，单樱双樱相继开放，灿烂
绯红，如云如霞。1958年春末，
我陪他来写生，当他打开画
夹，挥动画笔，为一棵珍贵的
早樱树写过生后说：“这棵树
已有60年树龄，初开是粉红色，

花将落时变洁白，如冬日凝
雪。你不是喜欢创作吗？面对
校园美景，特别是这样别具风
格的树木要细心观察，做到

‘胸有成竹’。”
他的家在观海山脚下(观

海二路3号)，在他那典雅古朴
的书房里为我讲课之后，我们
常常一起到前海栈桥一带散
步，而去得最多的是观海山。
记得1958年初秋，我们一起登
上了观海山上的观海台。在这
里，他审查了我分析曹操《观
沧海》的讲稿，结合曹操东征
乌桓胜利归来的历史背景和
途登碣石山登高望海的情景，
为我具体、生动而又形象地剖
析了《观沧海》的气势和风格，
并论述了它在写景诗中独特
的开拓意义。

可是没有想到，这是黄先
生为我上的最后一课，就是在
这年9月下旬，山大决定由青岛
搬迁到济南，我们中文系师生9
月28日第一批到达济南。他因
病留在青岛，就这样，我与敬
爱的导师分离了！

1962年8月，京、沪、宁、鲁四
地数十名著名国画家聚集青
岛，一起研讨中国画风格。其
间，于希宁等八位画家在黄先
生家共同创作了一幅国画《秋
光图》，分别画了礓石、桂花、菊
花、鸡冠花、凤仙花、红果和竹
子等。黄先生题词作跋诗中最
后两句是：“自是一年秋光好，
百花齐放占年芳。”其后我恰巧
在青岛去拜望黄先生，他告诉
了我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于希
宁先生这次画的是竹子，1949年
前后，我们俩同在国立山东大
学任教，他在农学院园艺系，我
在文学院中文系，常常一起到
校园观察梅、兰、竹、菊，一起泼
墨谈心。他爱画梅，是画梅大
家，也爱画竹，在他笔下，竹子
总是生机盎然，这次画的竹更
是竹叶青青耐寒霜，这是因为
竹的风姿深深印在他心中。”他
沉思了一下说：“前几年，张伯
驹和夫人潘素来青岛，我们三
人合作画了一幅《梅竹芭蕉
图》，他画的梅，其夫人画的芭
蕉，我画的竹。我在挥笔画竹的
时候，心里又想起宋代画家文
与可胸有成竹的画竹故事。”

“郭君愧菴，报界巨擘。秉
笔芝罘，身历年所。提倡鼓吹，
重赖报端。我观贵报，美不胜
收。涛涛雄辩，如水长流，发起
海隅，遍播神州。”这是先志中
学(烟台八中前身)的刘绍兰、
曲之杰写给《东海报》的创刊
祝词。这位被称为“报界巨擘”
的郭愧菴何许人也？在地方新
闻史志与人文资料上，笔者并
没有查询到任何信息。不仅如
此，他所主编的这份《东海报》
同样没有发现有文献载录过。

《东海报》创刊于民国十
五年(1926年)十二月廿四日。为
达推广和宣传目的，在创办之
初该报前三期免费赠阅。民国
十六年(1927年）四月廿八日《东
海报》尚曾出版，何时停刊无
资料可考。

寒斋所存这张《东海报》
为第三号，民国十五年(1926年)
十二月廿六日出版，四开八
页，竹纸铅印。“东海报”三字隶
书写就，报头左侧为发行所地
址:烟台潮州会馆街中市路南，
门牌号二十六号。该报创刊三
日免费赠阅，此为最后一天。
翻开这张《东海报》，犹如打开
了一扇历史的窗口，将我们带
回到1926年的烟台；带回到那
个商贾云集、热闹非凡的海滨
小城。

纸媒广告既是报社维持

生存的保障，也能反映当时各
行业发展情况。这张《东海报》
的第一、四、五、八版基本是广
告，个别还配图。如烟台顺泰
街世界书局新书启事、潮州会
馆街中市路的华昌印书馆对
于业务开展的介绍、儒林街稻
香村南味坊迁移广告以及东
莱烧锅澄清该公司烧酒绝非
酒精勾兑之紧要启事。时过境
迁，这些当年的广告，如今都
成了研究早期地方工商业发
展的珍贵资料。

因为是创刊之始，这一期
依旧登载不少单位、个人对

《东海报》的创刊致贺。如第二
版中有位作者史绳武，别出心
裁把“东海报”三字拼成灯塔
形状，致贺之词“东海明灯、中
流砥柱”嵌入其间。字中有画，
画中有字，构思巧妙！

第三、六版为各地及省内
新闻。各地新闻主要载《杨宇
霆最近之奉吴谈》、《鲁张颁发
三大禁令》。杨宇霆为奉系军
阀主要首领之一，文中所载是
杨对于奉、吴两军未来战事推
测。鲁张即山东军务督办张宗
昌，这则消息是说，张宗昌奉
命南下宁陵讨赤，一路为严肃
军纪，颁布三大行军禁令云
云，都说“狗肉将军”张宗昌混
蛋到家，但其治军方面还是颇
有一些手段的。文中所说的讨

“赤”是奉系军阀对国民革命
军的称呼。

省内新闻刊发有《国际妇
女长途竞赛》在青岛万国体育
会举办的消息，以及本埠《记
者联欢社改选》推举丁训初(烟
台《钟声报》主编)为总务部员
等新闻。

《东海报》的副刊名曰“海
客谈”，分“谈话”、“笑话”、“谐
著”、“小说”等栏目。其中“谈
话”有一篇《镜里的人》的小文
章，以镜喻人意味深刻。说“有
镜外的人，方有镜内的人。镜
外人喜怒哀乐，诏媚狡狂镜内
亦如此。但世上不明是非，不
辨邪正一味盲从，至沦其身于
罪恶的人，也是和镜中人一
样，真是可叹”。而“谐著”栏载
有《祭庸医文》一文也颇具趣
味，该文对世间某些滥竽充
数、欺世盗名者进行诙谐幽默
的讥讽。

初见《东海报》是多年前
在北京一位李姓教授家里。老
先生一辈子研究新闻发展史，
保存了一些早年报纸原件。他
说，《东海报》是他在日本访学
时，从神保町的古书街一家旧
书店买回来的。报纸是个合订
本，但前面的十几期均为报纸
第三号，只有后面几期是按顺
序排列。除去重复的期数，实
际上没有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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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为寻访抗战老兵团，我
们来到了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合阳
县汉村河村。在一处普通的民居里，
寻访到了抗战老兵党忠绪老人。老
人今年已93岁高龄，走路要拄着双
拐，语言交流需要二儿媳帮助。老人
的记忆也不是太清晰，已不能够完
整系统地讲述往事。但当听说我们
来自山东台儿庄时，老人顿时两眼
有神，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打起招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抗日浪潮席
卷整个中国。时任第41军122师师长
的王铭章将军主动请缨，出川抗战。
9月，王铭章率部到达陕西宝鸡，再
经关中地区渡过黄河，驰援晋东。当
时只有14岁的党忠绪加入了川军。

长官看他年龄小，聪明伶俐，腿
脚勤快，就让他当传令兵。122师被编
入第二战区序列后，参加了娘子关
战役，因种种原因，后被第五战区司
令长官李宗仁接纳。1938年1月上旬，
他们抵达临城(今薛城)，担任滕县城
防任务。

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津
浦线正面门户洞开，日军渡过黄河，
长驱直入，于3月中旬进抵滕县境
内。激战几天，川军誓死不退，日军
没有突破滕县外围阵地。3月15日下
午，日军以一部分兵力将川军紧紧
吸引住，另以主力撇开正面阵地，直
接攻击滕县县城。

16日拂晓，日军兵临城下。而滕
县县城守军加上警察和保安队，合
计3000人，而能战斗的部队不足2000
人，滕县县城岌岌可危。面对敌强我
弱的形势，王铭章已抱定以死报国
之决心。他昭告全城官兵：“决心死
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
城亡与亡。”他还命令将南北城门堵
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
准备封闭。师部和直属部队也由西
关移进城内。日军自早晨8时开始，
向滕县城持续炮击，发起了疯狂进
攻。至17日下午5时，敌占领西城墙和
西门。王铭章自己登上西北城墙，亲
自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
楼。因敌火力猛烈，城墙上毫无掩
蔽，该排全部阵亡。此时，王铭章亲
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不幸
身中数弹，壮烈殉国。王铭章将军牺
牲后，守城官兵仍继续与日军搏斗，
除少数突围外，其余皆洒尽了最后
一滴血。

党忠绪老人回忆说：“我当时被
炮弹震晕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
是夜里，四面漆黑，天下着雨，我从
死人堆里慢慢爬了出来。”此时，滕
县城已经陷落，枪炮声也已经停止，
在黑夜的雨中，一片寂静，只是四周
燃烧的战火还闪耀着。党忠绪站立
起来后，看到的是冒着火光、一片废
墟的滕县城和尸横遍野的惨状。

由于老人记忆模糊，已理不清
当年滕县一战后，他是如何归队的。
老人只记得1941年又参加了中条山
战役，而且受了伤。中条山战役是抗
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
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一场大
规模对日作战。就是在这次战役中，
党忠绪左大腿内侧被炮弹炸了一个
大洞，当时血流如注，至今还留有一
个大伤疤。党忠绪的大儿子介绍说，
当时家里收到了部队寄来的父亲的
军装，并说父亲已经战死，于是家里
给父亲立了个衣冠冢。可是两个月
后，父亲挑着货郎担回来了，从此过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多少
年来默默无闻地在这片黄土地上劳
作。

王铭章部下的
传令兵

【英雄谱】

□郑学富

A09 青未了·人文 2016年5月22日 星期日

编辑：徐静 美编：牛长婧

《劳山集》扉页黄公渚绘崂山巨峰。


	A09-PDF 版面

